
「荊楚文化 第七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心得 

 

李宛庭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中研院史語所舉辦的「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已行之數年，自碩士班開始便

對這個營隊充滿期待，終於等到考上博士班，符合報名資格，加上以「荊楚」為

主題，與我的研究密切相關，若能在故楚地考察，與各方專家學者交流，相信有

許多新的撞擊及視野。 

 

十多天下來，這個營隊相當符合我的期待，同時也出乎期待。首先，全體人

員無論是師資或是組員，都是來自各個不同領域的研究人才，在我分配的隊伍中，

便有城市建築、佛學、莊子學、美術史、考古學、出土文獻學、政治史、經濟史

等等多方面的老師及學員，這對於每晚的小組討論非常有幫助，在面對同一個議

題時，每個人可以藉由自己的專業，以不同的視角切入，使每個人都可以接觸全

新的觀點，同時使我們的小組論點能比個人的發想更加周全；再者，全體人員的

專業領域除了跨學科之外，同時時代跨度也相當大，早自先秦，晚至明清，這令

我相當意外，對於只關注先秦材料的我而言，是一個強大的挑戰，由於本身對先

秦以後的歷史背景沒有深刻的認識，營隊的前幾日，許多時候我只能詢問組員一

些很粗淺的問題，難以關注到問題的核心議題，直到開始田野調查後，才真正有

些融入，這也是這個營隊的成功及可貴之處。 

 

按大會的安排，第七、十、十一天的行程比較符合我對荊楚文化營的預想，

在這幾天當中當然也收穫頗豐，由其是參觀隨州葉家山的庫房及文物修復，都讓

我驚艷不已，葉家山豐富的隨葬物，相信未來對曾國的認識可以更立體且深刻。

但這都不及其他田野調查時的收穫程度，帶給我的全新視野和震撼。 

 

記得第四日至鐘祥第一次下田野，元佑宮乍看之下是一個不起眼的道場，雜

草叢生，道觀年久失修，灰塵遍佈，對首次下田野的我而言，只能走馬看花。當

時，鄭振滿老師帶著大家讀大鐘上的銘文，並加以解釋，我也只是站在遠處聆聽，

沒有真正去閱讀鐘銘；在元佑宮主道觀後方，有幾塊碑橫豎的碑被放置在雜草堆

邊，碑刻文字並不是很明顯，有學員拿起礦泉水倒在碑上，上面的文字便清晰許

多，但炎熱的太陽一下子就把水蒸發，也無法好好閱讀。我看見有些人合力搬著

沉重的石碑，想把斷開的碑重合，過了一會兒，大夥吆喝著「拿麵粉」，張侃老師

抓起一把麵粉就往碑銘上抹壓，讓陰刻的碑文塞滿麵粉，自也就清晰可見，不僅

方便閱讀，對於石碑也沒有破壞。有的學員開始大聲的念出碑文，起初我以為對



平日閱讀楚簡的我而言，看石碑上的楷書應當是游刃有餘的，沒想到認字的速度

還是比別人慢許多，我心中不由得肅然起敬，終於，頂著大太陽，大家把碑文念

了一便，鄭振滿老師這時候說：「沒有人抄？那就白讀了！」首次的讀碑就這樣草

草了結，對這樣的田野考察，還不至於充滿興趣，但是這樣親身收集材料的做法，

令我感到很敬佩。 

 

第五日至米公祠及山陝會館，我在米公祠轉了一圈，欣賞不少米芾的書法作

品，卻遍尋不著隊上的成員，後來才發現所有人都在右邊的小院裡讀碑。鄭振滿

老師讀碑的速度相當快，並且快速的就抓到這些碑文的核心，說明其中的關聯，

其中幾好幾塊碑是「鄭公祠」系列，與、「水利」、「釐金」等議題相關。我組的田

野導師鄭靜老師說一人分一塊碑，抄下來於晚間小組討論，我與組員只合力抄一

塊碑就耗費多時，時間有限，已要趕往山陝會館，這是我在田野中第一次完整的

讀完一篇碑文。山陝會館可以說是空無一物，唯一有的就是牆面上豐富的碑文，

我在是見識到「麵粉教」的厲害。令我意外的是，在山陝會館中也有與鄭公祠相

關的碑文。 

 

其後，我們小組每晚的小組討論都與鄭公祠的碑文有關，在我們把碑文整理

好後，鄭振滿老師來到我組帶著小組讀碑、斷句，了解每塊碑文的內容，是整理

碑刻基礎工作，進度雖然緩慢且繁瑣，對我而言卻意義非凡。在臺灣讀書，我往

往只是看書籍及網絡上的資料，是前人將這些材料整理後呈現在眼前的成果，在

營隊中讓我體驗第一線的研究人員在從事的工作，感到無比的珍貴且興奮。最後

一夜的小組討論，組內討論的激烈，每個人對於碑刻的內容都已經掌握，結合水

利、地方社會、流動議題、釐金等議題加以結合，企圖建立到光時期樊城的政、

商、民三方關係的具體互動模式，使一般傳世文獻無法呈現的當代，透過這些散

落民間的碑文有一些依稀的呈現。 

 

最後，我要感謝營隊所有的工作人員及師長，讓我有這個機會，走出臺灣的

舒適圈。雖然過程中充滿疲憊與惶恐，但內心及收穫卻是充實的，過去只在電腦

與書籍間埋頭苦幹，不僅寂寞，視野也越來越狹隘，藉由這樣的活動，不只與人

交流，在親身考察裡，感受路途的風光及路程的遙遠，往後建構古人的生活及歷

史時，才會有更深刻且貼切的情懷與發想吧！ 


